
■特约撰稿人 文菲
进入腊月，我就感觉时光的脚步跑

得特别快，快得让人心慌。
小时候，我很爱过年，爱到过着这

个年就盼下个年，因为年味里裹着时代
的甜蜜。

煮红薯、蒸红薯、烧红薯的年代，
玉米饼子就着萝卜丝、蘸着蒜汁的日
子，咯嘣着炒苦了的黄豆、咀嚼着燎粉
条的日子，一年吃不上几次肉、添不上
几件新衣服的日子，孩子们怎么会不爱
过年？小时候过年，无非是期盼添一身
新衣服、抓几个压岁钱、偷几块果子盒
里的糕点、吃几碗肉少萝卜多的饺子、
吃几顿大锅菜。对现在的孩子来说，这
都是些再平常不过的吃食，却被我们这
代人牢固定格在幸福的框框里。

进入腊月，考试完的孩子们或拿着
奖状找父母兑现承诺过的奖品，或死缠
烂打地要求父母买新衣服、鞭炮和糖
块。欲望让成长中的孩子们快乐，和大
人一起赶年会，更是件让人心急的事
情。腊月虽是数九寒天，但和父亲赶年
会，我毫不畏惧，戴上帽子，穿着破棉
鞋，手缩在袖筒里，流着鼻涕，坐在马
车上，伴着马铃声，我们到了熙熙攘攘
的年会上。如果父亲先买其他东西，我
心里就犯嘀咕，怕父亲把钱花完，我的
新衣服就会泡汤，所以总会有意拉着父
亲的衣角往布摊上扯。布料买好了，我
也就吃了定心丸。

那一年，我十岁左右的样子，和父
亲赶年会，记得我相中了一块橘黄色带
黑色小花的灯芯绒布。裁剪师傅给我量
尺寸时，父亲说：“孩子长得快，大点，
再大点！”父亲语气是坚定的，但心神却
有些虚空。

还有一年，我和父亲赶年集，父亲
把买对联门神的事交给了我。我站在摊
前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精挑细选
后，又狠心挑了一本刚时兴的盆景挂
历。把粉条、蔬菜和调料都买好后，父
亲看那热气腾腾、两毛钱一碗的胡辣汤
惹得我实在眼馋，便从不舍中犹豫了一
下，买了两碗。看到漂着的清新葱花，
闻着氤氲的香气，我就急不可耐地尝了
一口，那真是麻得够味、辣得过瘾。喝
后我浑身暖和起来，回来的路上好像天
气也变暖了，心情很美。

那时，无论贫富、老少，过年都是
心劲十足，精神饱满。进入腊月，父亲
便给屋门、方桌、条几、小圆桌、小板
凳漆上几遍清一色的木红漆，喜庆之色
遮盖了陈旧的贫瘠。我被染红的心也热
情起来，洗萝卜、红薯，烧锅、打水都
是抢着干。扫房子也是我和二哥的事

情，一人一顶草帽，一根长棍上捆把笤
帚，把堂屋的房顶、结满蜘蛛网的大梁
和角落里都使劲打扫一遍，房子的灰尘
扫去了，心也舒服了，时光也一扫帚一
扫帚地扫远了。

母亲是个干净人，虽然孩子多，虽
然没有上好的铺盖和衣着，但进入腊
月，一家大小的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就
能陆续忙活十天半个月。忙碌中，转眼
就到小年二十三了。

由于我们家人丁兴旺，父亲又德高
望重，村上有娇弱爱生病的孩子，他们
的父母就托人说和，要把孩子认给我父
亲做干儿，为的是让我们的兴旺把他们
的孩子带起来。认了几个干儿后，我家
小年二十三那天就热闹一些。吃过早
饭，赶集回来的父亲便和母亲开始忙活
起来。傍晚，方桌上摆上了父亲干儿带
来的礼肉、锅盔、灶糖，倒上酒，点上
蜡烛和香，干儿子跪在地上磕三个头，
父亲嘴里喃喃地祈祷着，愿孩子平安长
大。

二十六，该买肉了。村子里有几家
杀猪宰羊的，父亲一直慌张又兴奋地在
村子里转悠，这家看看、那家瞧瞧。下
午，肥胖鲜美的猪肉羊肉就提回来了，
豆腐也提回来了，鱼也提回来了。豆腐
是村里人磨的，鱼是村里坑塘里养的，
过年出坑每家每户分上几条。看到家里
的方桌上、盆子里，年货都慢慢多了出
来，孩子们的心更是乐开了花。

二十八，买回来的年画该出场了，
方桌上放把椅子，二哥站上去贴，我帮
他递东西。中堂高大魁伟的毛主席像，
把堂屋照得蓬荜生辉，两边的对联也是
铿锵有力，显出时代的奋进。隔墙上贴
的盆景日历画，清新脱俗，贴完后，屋
里干净明亮，配上父亲漆过的桌椅板
凳，透露出崭新的家和浓浓的年味。

二十九，不用说，该蒸馒头了。头
天晚上，母亲把各种面发上几盆子，盖
上盖子，放在锅台边上的麦秸窝里。第
二天吃过早饭，我和哥哥都得帮母亲揉
面、劈柴、烧锅。一天要蒸几大锅，有
红薯面和好面的花卷馍，有纯白面馍，
有枣花馍，有玉米面和白面两掺的油
卷，不用问，白面馍是春节招待客人吃
的。红薯面和好面蒸的枣花馒头，看着
好看，吃着也甜丝丝的，但经常吃粗茶
淡饭的孩子们，则是窥视着白面馍。等
馒头出锅，我和弟弟冒着挨批的风险，
把好面多的馒头揭下来偷吃掉。到晚
上，家里大大小小的筐子里都是馒头，
这馒头足够吃到元宵节了。

大年三十到了，左邻右舍“哐哐
哐”的剁饺子馅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

巷子里，荡漾出过年的韵律。五香粉、
芝麻油往剁好的馅里一放，香味直冲鼻
子，足够让孩子们垂涎欲滴了。吃过早
饭，父亲就开火煮肉、炸鱼、炸豆腐
干，孩子闻到香味就按耐不住的心慌。

“出去玩，出去玩，在这碍事。”大人在
把孩子往外赶。肉煮熟了，父亲给我们
一人盛上一碗肉汤，放点葱花，或是再
切几块瘦肉或扯块大骨头，来满足我们！

除夕，所有的年货终于准备妥当
了。摇曳的两根红烛在桌子上发出温暖
的光芒，盘子里的糖果、瓜子、花生随
着喜庆的旋律在孩子手里不停地舞动。
包饺子时，母亲爱说“都包好点，不然
谁包的谁吃”。我不爱听这话，因为我
小，尽最大努力包的饺子还是“与众不
同”。

平时忙碌的一家人终于围着小圆桌
坐下来了。爷爷、父亲和哥哥推杯换盏
喝几杯老酒，说些平时没有说的话和新

年的打算。除夕的鞭炮肩负着两种使
命，辞旧又迎新。在新与旧交叉的时光
里，团圆显得那样醒目和鲜活，氛围也
格外融洽，在说笑中送走了或苦或甜的
一年。

吃过年夜饭，大孩子出去玩了，小
孩子在家熬福。父亲的压岁钱终于拿出
来了，一人十张两毛的新钱，每个孩子
都有。父亲有些学问，要求我们每人说
句祝福语，我总是憋了半天也说不囫囵。

大年初一早上，是素馅饺子加素
菜，母亲总是在第一个饺子里包一枚一
分的硬币，据说初一早上谁吃到带钱的
饺子，这一年就会掌管经济大权。说来
奇怪，每年那个特殊的饺子都会被父亲
吃到。当我们互相询问谁吃到了带钱的
饺子时，父亲总是有些炫耀地偷笑。

富裕的生活像一把鞭子，把过去浓
香的年味赶到了记忆里，我在记忆里的
夹缝里，回味着童年那绕心的幸福年味。

幸福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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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 李季
多年前，每逢春节，不仅新华书店

里到处挂的都是年画，连街头巷尾、镇
上集上，卖年画的摊位也是一个挨一
个。看上哪一张了，谈好价，付过钱，
裹在旧报纸里，一卷，再用细绳一扎，
放在竹篮里，或是由孩子抱着，携带回
家，便成了墙上的一道风景。

平日里顾不上收拾的家，快过年时
一定要彻头彻尾整理一番。墙上去年糊
的报纸，已被贪吃糨糊的虫子们咬得千
疮百孔了，于是全部揭掉，打一盆糨
糊，重糊新的。不用说，这是孩子们的
活。墙糊完后，等糨糊晾干，再用图钉
把年画一张一张按上。一个孩子站在凳

子上按，一个孩子在下边看着，别贴歪
了，画的高低要一样，画与画的间距要
一样。

挂年画有不少讲究。迎着大门正中
间挂中堂的，尺寸比一般年画要大出很
多，上下带轴，两边配有对子，两个对
子也有轴。正屋两边墙上的年画比较活
泼，内容比较丰富。有当年流行的电
影，如连环画一般有画面和文字说明，
一张画上有八幅小画面，两张或四张就
是一部完整的电影。我们家就贴过 《少
林寺》《自古英雄出少年》《杜十娘》《野
火春风斗古城》《白蛇传》这些画。有老
人的人家挂的是老寿星，长长的前额，
银白的胡须，拄着一根拐杖，拐杖上挂

着一个葫芦，身后是一棵松树，树下一
只仙鹤单腿站着，另一条腿蜷在腹下。
对子上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
山不老松。也有挂山水的，远山近水，
云蒸霞蔚，恍如仙境。还有花鸟虫鱼等
等。锦鸡要配牡丹，叫锦上添花；梅花
的枝上要有喜鹊，叫喜上眉梢。

家家过年都换年画，看年画成了拜
年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年初一，进了学
堂的孩子们满地跑着拜年，每家每户的
年画都要看个遍、看个够才会回家。去
亲戚家，一边吃着瓜子、花生或糖，一
边看着画，有些电影画的文字要跪在板
凳上才能看见。看完内容还不过瘾，还
要看年画右下方的版权说明，哪个印刷

厂印的，定价多少什么的。
年画反映着这家人总体的兴趣爱

好、文化程度，甚至是审美情趣。今
天，人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审美情趣也
越来越高，年画却渐渐消失了。白粉墙
取代了泥墙，再不用糊报纸了，家里都
挂起了名人字画或是名人字画的赝品，
大部分人家则是什么都不挂，或是一劳
永逸地挂着塑胶画、粗制滥造的假油
画，多少年也不用换下来。

花花绿绿、内容各异的年画，这些
墙上的风景，曾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很
多喜庆、热闹气氛。如今，人们都在感
叹年过得越来越没滋味了，年画的渐行
渐远，也带走了很大一部分年味吧！

年画，墙上的风景

■如雪
儿时，年从熬腊八粥开始，腊八粥

的味道还在嘴里品咂，祭灶的日子就到
了。祭灶在农村叫小年，是要一本正经
地过的。

腊月二十三的前一夜，大人们就开
始和面，拿出平时不舍得大用的小麦粉
一碗碗倒在面盆里，用温水搅拌成团，
揉搓成块。和面时要掌握好火候，和出
来的面团要软硬适当，太软太硬都不能
炕出蓬松的锅盔来。和好的面用湿润过
的白棉布盖了放进灶台边扒好的麦秸窝
里，盖上盖子，静待面发。

下午，大人们啥事不干，专心炕锅
盔。奶奶这时候是不允许我和弟妹们乱
说话的，炕好的锅盔也不允许小孩子先
吃，她把锅盔摞起来放在面板上，拿刀
切成块儿让我和弟妹挨家挨户地送。

这时候，胡同里除了流溢着的锅盔
味外，就是端着馍框子来回跑动的孩子
了。“三大爷，尝尝我家的锅盔，过年
了。”“五婶子，吃块我家的锅盔，过年
了。”这样的话反复说，三大爷五婶子笑
眯眯地接过锅盔倒在自家的馍框里面，
夸一句“你家锅盔炕得真好”，小孩子便
一蹦三跳地跑回家去接着送下一家了。

送完锅盔，大人们也炕完了，便端

出来一大框厚薄不一的锅盔来品尝。品
咂声里，祭灶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奶奶
拿了黄纸在院子里、灶台前跪拜，年味
随着夜幕一起氤氲开来。

过完二十三，大人们便开始紧锣密
鼓地准备年货了。东村的集会逢一逢
五，南市的集会逢四逢八，三大爷小叔
子，五婶子小嫂子，三五成群吆喝着往
集会上去。鞭炮年画，新衣服新鞋子，
八角茴香，萝卜白菜，水果瓜子糖，大
块的豆腐大块的肉，平时不舍得的，都
往家里搓。看着兜里一张张花纸币变换
成一堆堆年货，心里别提多踏实了。

该买的年货买齐了，还要蒸过年的
馒头。那时候家里没有大笼，村里人都
在生产队的大锅台上蒸，两家合伙，事
先找好伙伴，一般从腊月二十五开始，
按照顺序蒸馍。

蒸馍的日子到了。父亲和母亲一
起，早早就起来，用架子车拉着发好的
满满一大盆面，一起去队里的场棚里蒸
馍。借助于队里的柴火，常常一蒸就是
一整天，红薯面、玉米面、小麦面都
有；菜包子、红薯兜、枣山、花卷蒸齐
全了，一车车拉回家去。这样的馍馍用
大箩筐放着，能一直吃到二月里，长毛
了用湿毛巾擦擦，干裂了重新蒸馏一下

继续吃，反正是不舍得扔掉的。
腊月二十七到了，奶奶领着我们把

家里家外都打扫干净，二十八的春联一
贴就算正式迈进年关了。

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最开心的
事，除了吃饺子，就是看新娘、拾炮仗。

那时候的农村人，娶媳妇都是趁过
年。腊月翻过二十，娶媳妇的就多了。
小孩子常常摸得门清，新媳妇到家了，
炮仗响过之后，哗一下涌过去，拾硬币
摸核桃捡花生，散落的炮仗还在地下喷
火星，一脚过去踩灭了拾起来装兜里，
拍拍鼓鼓囊囊的口袋向小伙伴炫耀一
番，幸福感像吹胀的气球一样充溢了全
身心。娶过门的新媳妇挨家拜会邻居乡
亲，乡亲们一家家拿出磕头礼来，算是
认了门。我最盼望的是请新媳妇吃饭，
请的人家会做出七碟八碗的好菜来，新
媳妇拘谨，不会多吃，一日三请的也吃
不下，我们这些小毛孩就可以大快朵颐
的享受一顿美餐了。

除夕的晚上，我们一家人围拢了吃
过年夜饭，揣着父母发的压岁钱守夜。
那时候没有电灯，电视更是云彩里的
事，我就依偎在奶奶身边，听奶奶讲三
皇五帝的传说，听着听着就进了梦乡。

初一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会把

我推醒，我也默默地起床去推醒妹妹
们。父母早已经起来在煮饺子，外面黑
咕隆咚的啥也看不见，我和妹妹便跑出
门去，听声辨位到早早放鞭炮的人家院子
里摸掉落的散炮。那时候玩具极少，碎落
的散炮是男孩女孩通爱的东西。拾到了散
炮拿回家去，有炮芯子的重新拿散碎的香
火点了，远远跑开听那“嘣”的一声响，
快乐也随着炸裂的纸屑四散开来了。没有
炮芯子的就剥开来，炮药倒在纸板或者地
面上，拿火柴一点，火星子绚烂得像夜空
中的流星雨一样好玩。

拾炮仗，看新媳妇，拜会大人们要
压岁钱是初一的功课。过了初一就开始
串亲戚，姥姥舅舅看一看，姨娘姑妈见
一见，每天数一数口袋里又长了多少压
岁钱，小朋友们互相攀比一下，满足了
虚荣心的同时，也增益了幸福感。

悠闲的日子过得快，玩着玩着就元
宵节了。农村人的元宵节没有灯谜，也
没有俊男靓女借助灯会相亲。大家都是
朝夕相处的乡邻，忙了一年了，聚在一
起就是唠唠嗑，乐上一乐。

开开心心的过完了年，天气渐渐的
暖和起来，人们带着新的期盼，又开始
了新一轮的劳作，年味儿，便在春耕声
里淡了远了。

过年那些事

■特约撰稿人 邢德安
只要岁月的脚步一踏进腊月的

门槛，那浓浓的年味便扑面而来
了。这不，腊八节刚过没几天，孙
女就打电话过来说，她们马上就要
考试了，考试完就放假，腊月二十
三以前一定回来。她要奶奶在二十
三炕锅盔时一定要给她蒸上一对小
白兔，并且要安上红红的眼睛。孙
子则告诉奶奶，千万可别把那只大
红公鸡杀掉，新春第一天他还要听
它报晓呢。村中的广场上不时传来
阵阵音响，那些轻易不得闲的年轻
妈妈们不肯放弃这大好的时光，迈
着轻盈的舞步，提前进入了年的角
色。

老伴更是有点沉不住气了，先
是问我榨了几斤油，又说过年连炸
丸子带炸鱼，十斤油都不够。还
说，不要割那么多肥肉，要多割点
瘦肉，还要割点牛肉、羊肉，买几
只土鸡和鸭子，别再像以前那样老
是大锅菜。如今咱们日子好过了，
也要像城里人一样吃饭多样化，弄
它个七碟八碗也不算多。又问我准
备给孙子孙女多少压岁钱？说少了
拿不出手，因为是代表着我们两个
人的。然而，就在该问的话都问完
之后，却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
的大转弯：“唉！其实，他们回来
还不如不回来呢。他们一回来呀，
一个春节我都不得安生，做吃做喝
不说，光是那两个小冤家就不让人
省心。”我知道这是正话反说，她
巴不得两个小家伙天天在她眼前晃
才高兴呢。这几天她简直就像得了
健忘症一样，不停地问：“今个儿
是几号了啊？”

触景生情，我不由得又想起了
小时候过年的样子。那时盼望过年
的理由很单纯，一是可以丢下书包
和小伙伴们玩耍，二是那几天父亲
母亲显得格外亲切，不打也不骂我
们，还可以吃平常吃不到的好吃
的，比如白面馍、肉饺子等。也可

以穿母亲一针一线亲手做的新衣
服，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得到一些
压岁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大家都
穷，我唯一一次得到的压岁钱是舅
舅给我的两毛钱，足足让我高兴了
一个春节。记忆中，只要进入腊月
二十三，过年的气氛就日渐浓起
来，平时萧条的集市上人来人往，
都是置办年货的，感觉从那天起，
年的脚步就更近了。我们打扫房
屋，全家大小齐上阵，先把房间里
能搬动的东西都搬到外面，给整个
屋子来个大扫除，不放过任何一个
犄角旮旯。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准备
各种吃的东西：蒸馍、煮肉、炸东
西、包饺子等。那时常听有人说

“小孩过年，大人过关”，当家主事
以后才知其中道理所在。那时虽然
穷，蒸馍却不少，不过，大部分是
黑杂面馍。煮肉一般是在晚上孩子
们睡觉之后进行的，那满屋子的香
味往往会把我们这些馋猫熏醒，让
我们翻来覆去睡不着。除夕吃罢饺
子之后是要守岁的，那时没有电，
更没有迎春晚会，一家人便围在火
堆旁，听父亲母亲讲那些我们不知
道的过去和充满希望的未来。偶尔
火堆里会“嘭”一声蹦出一粒玉米
花来，带起四散的火星。时间如白
驹过隙，几十年很快过去了，这些
仿佛就在昨天。

我耐心地答复着老伴的询问，
暗地里嫌她太啰嗦。这时，一位邻
家媳妇走了过来。她是村里业余戏
剧演出队的主要成员，因为找不到
合适的演出剧本，她受大家的委
托，想让我帮忙写一个。她说，通
过这几年的扶贫攻坚，村里的贫困
户已经脱贫，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她想把这种变化演出来，把心里想
说的话说出来，希望我能答应这个
要求。激动的心情和使命感让我毫
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这个年，我过得真的有点忙。

过年真忙

■薛文君

一

新年，站在地球中心，拉着墨斗
把365个日子
一颗颗，钉进大树的年轮
北风怀揣泥土，封锁江山

“噼啪”——一声鞭炮
那些蜡黄的脸，又活泛起来
你看那柳样的眉毛，和桃色的唇

二

文字又从思想里跳出来
迎着第一缕阳光

舞蹈，那些腐败、枯竭、荒凉
全在雪底发酵
地面像新出生的婴儿
带着红润和对美好的憧憬
微笑着，把我融入自然
脚底吹起雪融后的春风

三

年是一个符号，一头写着过去
一头写满希冀
儿时的年，漫长
土墙上的日历怎么撕，也撕不完
人长了，年短了
指尖在柴米油盐之间
日历，已经不见
当我们老了，年又长又短
等待的影子很长，陪伴，很短
年是一把尺子
一头丈量着时光，一头丈量着爱

致致新年（组诗）

■竞月
早在元旦节放假时，我就问儿

子今年过年想咋过。儿子思忖片
刻说，他过年想出去玩，要么去雪
乡吃冻冰淇淋，要么去成都吃火
锅。我觉得他的要求真高。也许在
他心里，过年只有出去才算是新颖
的吧！思绪万千中，1978年出生的
我，想起我小时候的过年。

最早的记忆中，那时候还没有
弟弟，妈妈是村里唯一的裁缝，相
比较来说，我们家的条件还算村里
比较好的。每到舞阳腊月初一会的
时候，也就意味着要过年了，爸爸
会让我坐在车子前梁上，后架上坐
着妈妈，一家三口人赶会买新衣
服、买需要添置的生活用品。新衣
服是非要等到初一早上才能穿。年
三十除夕夜当时叫熬年疙瘩，大人
们围着煤火炉烤火聊天，吃着铁锅
里用沙炒着的自己家种的花生，小
孩子们吃着冰糖块，嗑着瓜子，玩
一会儿就累了，大人怎么哄也不
行，也是倒到床上就睡着了。等熬
到了凌晨，大人们就各自散了回家
下饺子，下好了饺子，就该放鞭炮
了，说是要崩掉穷气。等放了鞭
炮，妈妈喊我起床了，起来洗了手
和脸，妈妈就让我去院里大门口西
边的一棵大椿树旁，按顺时针背着
转三圈，嘴里还要念叨着“椿树
王，椿树王，你长粗，我长长，你
长 粗 了 做 檩 条 ， 我 长 长 了 替 俺
娘”。等转够了三圈，回屋吃一碗
热气腾腾的萝卜大肉馅饺子，就又
睡下了。

大年初一的第一顿饭必是爸爸
做的，妈妈做了一年了，该歇歇
了。我和妈妈就坐在床上，等着爸
爸端过来饺子，端过来炒好的菜。
吃完饭，我急着穿上新衣服，出去
和小伙伴们放炮、玩，要是赶上下
雪，就会打雪仗。

等到初二，我就会和爸爸妈妈
带着果子和白糖去姥姥家。那时候
感觉过年好幸福，有新衣服穿，有
饺子吃，有压岁钱拿。虽然长大后

才明白，椿树其实是辜负了我的，
我没有长得很高，但妈妈爱我的心
和对我的期望，永远值得铭记。

因为当时正搞计划生育，弟弟
的出生属于超生，妈妈的缝纫机、
锁边机和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大
队的村支书带人给拉走了。那两
年，是我家最困难的两年。屋漏偏
逢连夜雨。就在我们正为生计发愁
的时候，夏天的晚上下暴雨，我家
三间瓦房西边的房顶上的瓦轰隆隆
全掉了，争强好胜的妈妈就在那年
决定盖新房。新房的砖是他们在自
家场地上开了窖烧的，没钱，借贷
款，终于，我们在年底住上了新
房。那一年过年，我们只割了一斤
半猪肉，配了一大盆萝卜，包了基
本上算是萝卜馅的饺子。但那时，
我们是幸福的，我也是快乐的，我
有了一个弟弟，当姐姐的自豪感洋
溢着整个童年。

再后来，经过爸爸妈妈的辛苦
劳作，日子比以前好多了，那些
年，每一到三月初三会，妈妈就会
买一头小猪娃，一直喂到春节，腊
月二十六就杀掉，周围邻居们会买
去一些，余下的自己吃。大年三十
晚上，妈妈总会煮一锅骨头，爸爸
总把猪头、猪蹄卤得香香的，我们
一家四口一人一个。

结婚、生子后，我让爸爸妈妈
跟着我来了县城，开了一个小烟酒
店。这几年过年，爸爸妈妈还会炸
很多的鸡块啊，排骨啊，小酥肉
啊，我总说少弄点吧，吃不完都浪
费。儿子最不乐意吃那种炸的肉，
我也厌了蒸的炸的食物。可他们习
惯了，说不准备好像不是过年似的。

好吧！儿子，今年，我就随着
你，过年出去玩吧！时代在变迁，
我也跟着你沾光出去过一个不一样
的新年吧！

因为，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
爷，就算我和爸爸想带上他们，他
们也因为身体的原因懒得出去了。
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吃着饺子、
吃着油炸丸子，过新年。

外出过年

■马文

推开春的大门

沙澧河传来鸟叫
格外亲近

朋友啊
你是我久违的亲人
在你的嘹亮叫声中
我推开了春的大门

冬与春的对话

我有无声的雪花
我有和煦的春风
我的付出不需要回报
我的奉献不需要赞美
白皑皑的雪，是我敞开的爱的胸襟
红艳艳的花，是我点燃的爱的火炬

新春二首

主题：闻香寻找张爱玲
时间：2月22日（周五）晚上6:30分（暂定）
地点：新闻大厦六楼字圣书画院（暂定）
要求：请提前阅读张爱玲的文字，提前写好读书心得。参加人员注意
衣着整洁，会有香道老师为我们结一次香席，让大家了解香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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